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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社稷几多风雨

遍地尽是淫靡

苏小小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南齐的著名妓女。

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，是继战国、三国后又一较长

时间的分裂时期。当时，在曾是中华民族发源地的黄河

流域活跃着从北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，北方有五胡十

六国，后经魏齐周朝，政权更迭，干戈扰攘，生灵涂

炭。南方的长江流域则形成南迁士族与土著地主的“联

纱窗几阵黄梅雨

苏小小评传

（南朝 齐）

黄怀璞　　舒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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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政府”，这里虽无少数民族入侵的大兵大乱，但统治

阶级内部，却是同姓残杀，异姓嬗代，权臣窃柄，武将

制命。从公元 年刘裕篡晋立宋到 年隋灭陈朝，

短短一百六十九年间，皇位四易其姓，而历宋、齐、

梁、陈四个朝代。其间朝为君主公卿，夕做囚徒乞儿的

不可尽数，从宋五十九年历八代皇帝、齐二十三年历七

代皇帝、梁五十五年历四代皇帝、陈三十二年历五代皇

帝的二十四次皇位更变中即可窥其时变之一斑。如此剧

烈的动荡，给南朝上自君臣，下至皂隶以极大的心理震

击，导致了这一时期社会心理的崩溃和伦理的混乱。风

云变幻，世事难料，人心不定。从前士子文人用以经世

治家的儒学在剧烈变化的现实社会中，则显得苍白无

力，它既难济世经国，亦难抚慰心灵。于是那讲求虚

无、追觅超脱的佛道就格外受人青睐。魏晋以来，佛教

盛兴，玄学见涨，到南朝时因统治阶级对佛学的提倡，

使得名山佳地佛寺林立，杜牧所谓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

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正是这种境况的真实写照。当此之

时，士族文人，侈谈老庄而束六经，说有空谈而贱礼

法，大儒不多见，而高僧名道却迭出不鲜。既然维系这

个社会伦理的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儒术被

束之高阁，那么，这个社会的伦理风貌也就难免几近扫

地。早在三国时，阮籍就在《大人先生传》中，慨叹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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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之衰败，讥斥世之守礼法者如虱之处裤。南北朝时，

不少名士权贵不唯笑傲放诞，醉生梦死，率皆极一时之

乐，连帝王将相也都是荒淫之君，其间子蒸父妾、侄妻

姑氏、兄纳姊妹者有之，而恣纵娼乐、酒色无度者更难

计其数。面对如此风尚，就连颇以文采风流著称于世的

清代诗人赵鸥北也不无感慨地在他的《廿二史札记》中

说：“古来荒乱之君，何代蔑有？然未有如江东（南朝）

宋齐两朝之多者！”帝王如此，贵族阶层也不甘于后。

南朝凡为公主者，尽皆淫妒。如宋代山阴公主，看男子

可拥三妾四妃，嫉妒之下竟对她的哥哥刘子业（前废

帝）提出要求：“妾与陛下，虽男女有殊，俱托体先帝，

陛下后宫数百，而妾惟附马一人，事不平均，一何至

此！”愤愤不平之气，溢于言表，刘子业竟也应允置三

十男人作为她的面首，开女纳面首之先河。上行下效，

南朝士大夫稍有经济实力的，莫不广求娼妓，恣意淫

乐。另一方面，这急剧动荡的社会冲击，必然严重摧残

尚为脆弱的自耕农和工商业者的经济，从而造成大量无

家无业的贫民，这其中的一部分孤女浪汉自然成了社会

淫靡的基础。既然有孤女浪汉作土壤，又有一班风流士

大夫的雨露滋润，南朝娼妓这丛野花就生长得特别旺

盛，开放得格外艳俏。营娼嫖妓由此风行南国，成为人

皆垂涎的一时风尚。浪子游客以此填补无以为家的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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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，文人雅士则以它为享乐的寄托，品题的素材。曾以

文章诗作领一代风骚的谢眺、沈约、昭明太子萧统、王

僧儒等，无不宿伎、嫖妓，且情缠意绵地歌咏娼妓。就

连颇具雄才的梁简文帝也不加掩饰地御制《娼妇怨情十

二韵》，以示风雅；梁元帝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， 与二

三大臣“夕出通波阁下观妓”，并大言不惭地形诸文字，

书为诗章。宫体诗的兴起虽然展示着中国古代诗歌在审

美求索上的变化，但宫体诗同时也体现了南朝当时的社

会情态，萧纲、萧绎、徐陵、沈约、梁武帝等或写女子

尽态极妍的体态与服饰，或书女子缱绻悱恻的内心情

感，无不极尽词藻之浓丽华艳。南朝上下，嫖娼宿妓蔚

然成风，宫廷内外，柔靡之音甚嚣尘上。就萧齐情况而

言，自萧道成仿刘裕篡晋手法建齐代宋之后，在短短二

十三年中就经历了七代帝王的更迭，而这七代中又有三

个废帝。除萧道成稍开明之外，这些帝王大多“狗马是

好，酒色方湎”，“所务惟鄙事，所疾惟善人”，而且

“委任群小，诛诸宰臣”“，诛戮无辜，纳其财产”。

政治上的不稳定，社会道德的沦丧，文学艺术的推

波助澜，统治者的“表率”作用，为妓女的产生提供了

肥沃的土壤。于是，豪门贵子放浪江湖，寻花问柳，贫

妇孤妇经营青楼，以身悦人。我们这本名伎评传的第一

人苏小小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南齐走上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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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舞台，成为一代名妓的。

苏小小，生长在钱塘江畔的临安县（在今杭州市）。

这里原为禹贡扬州之域，东晋时设县叫临安。上古时此

地为百奥所居，其民火耨水耕，其俗断发文身。自三国

时吴建都建业（今南京）以来，经济逐渐得到开发。东

晋南朝相继经营，又有南迁士族和自耕农，一方面使经

济得以发展，同时也加速了文化的繁荣。《隋书 地理

志》在谈到南朝杭州的经济状况时说：“吴郡余杭，川

泽沃衍，有海陆之饶，珍异所聚，商贾并凑。”农业、

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为当时市井文化的繁荣，特别是士

大夫们的奢侈生活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。从风俗上

看，余杭一带似乎比当时的中原更为质野朴素。《禹贡》

里说包括杭州在内的“扬州之民，二男五女”是个男少

女多的地方。这样，就可能产生不少旷妇怨女，男女关

系也就较为疏松，有“夫为借豭”的风俗（借宿于他室

的男子被斥为豭，豭即公猪），早在秦统一天下的时候，

始皇南巡至会稽，刻石申禁，也没忘特别申明禁止“夫

为借豭”这一奇特的地方风俗。此类情势，在南朝上下

淫靡之风的鼓动下，营妓之业不仅有了新的发展，而且

更胜于他处。苏小小处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加之依赖着西

湖佳景的众多骚人墨客、豪富巨贾，因此而成就了她一

代名伎的“事业”，流传古今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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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希望如影转瞬灭

身是妓家可奈何

苏小小，生于家在西泠桥畔的妓家，详细生卒年月

无可考。因母为妓女，故不知父为何人。小小尚未成

人，母亲就离她而去。但小小因受西湖山水的滋润，性

慧而心灵，而且姿容如画，远望如晓风杨柳，近视似出

水芙蓉。到十二三岁时，更加眉目如描，十四五岁，不

仅色貌绝伦，而且据说未曾从师受学，却能信口吐辞，

这种才貌双全的女子，比起那即成佳句 班只以色悦人

的普通妓女，更能适应士子文人的多种需要，使他们既

可从这里获得妻妾以外的生活体验，也能在异性中找到

炫耀自己文才的女中知己。因此当时就有众多的富家公

子、科甲乡绅对苏小小有垂涎之想。那时的西湖未得人

力点缀，自赖天生秀美，苏小小对此喜爱非常，但步行

游览却碍于路途遥远，小小遂想出妙方，让人制造了一

辆四周围有幔幕的油壁车，叫一侍人推着，每日傍山沿

湖游嬉，因此更招来不少风流少年，或想取她当歌女，

或想纳她为侍妾，都甘愿以千金相求，而小小都一一谢

绝。当时，也是妓家出身的 贾姨被小小认为姨姨的贾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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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这种盛况，就去劝她说：“姑娘一贫贱女子，嫁到富

家虽做人妾，但毕竟是有了归依，也可享金屋之福分。

总比任人攀折的生活好。”苏小小年龄虽幼，但她了解

人情世故，也懂得此时此景的利害，便回贾姨：“甥女

最大的癖好是爱西湖山水。进了官宦人家，确可享一时

之乐，但只能坐井观天，难以自由自在。而且，富贵贫

贱，是命中早定了的，如果命中有金屋之福，我也就决

不会生在妓家。而况豪门人身易，出头难，还不如华街

闹市上的名花，若有清香在，自有他人爱。再说，朝双

暮对，春红秋紫，野鸳鸯、假连理都不能和正婚夫妻相

比。今欢明歇，犹露水之喜；时有时空，如烟花之乐。

豪门有什么可依恋的呢？我身在青楼，虽倚门献笑，为

礼教所非议，而能在妓院中助他人之兴的事情，君王也

是允许的。我想，靠甥女的文才相貌，也能享受金屋之

福，人马不绝，钱财不断。在妓院里做个出类拔萃的佳

人，也胜似在那豪门中做个随行逐队的姬妾。”贾姨说：

“别人将青楼当业地（佛语，业障之地），而姑娘倒看透

了人情世故，反把青楼视为净土（佛语，清净世界），

实在难得。”

也许作为老一辈的妓女是难以理解年轻一代妓女的

心情的，其实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她们同为妓女却迥然

有别的心理差异。如果苏小小真是把青楼视为净土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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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其说是贾姨对小小的误会，毋宁说是她带有以前以身

悦人的普通妓女的一种浅见。苏小小大概是深解其中三

味的，她从现实社会中发现青楼中的事业是肮脏的，但

官宦豪门的处所则更为丑恶，因此她需要的不是鸟笼般

束缚着的快乐，而是既能同大自然悄然共语，又能自由

与他人享受人生天伦之乐的无拘无束。而更重要的是，

当时尚未真正尝过男女滋味的苏小小还希求能摆脱自身

的妓女命运去追求真正的男女情爱，这一点从她的第一

次男女关系上就可看到。

十五岁那年，有一天苏小小乘油壁车沿湖赏玩山光

水影，恰遇当朝相公阮道之子阮郁因公到杭州时乘一青

骢马在西湖游玩。阮郁见到琼姿玉貌的苏小小，便左顾

右盼。小小也看阮郁年少俊雅，气度非常，自动心思，

两人眉来眼去，真可谓一见钟情。然素不相识，怎么好

直接吐露心曲！于是，小小便吟诗一首：

妾乘油壁车，郎骑青骢马；

何处结同心？西泠松柏下。

存于《乐府诗集》的这首诗名叫《苏小小歌》。苏

小小吟罢后即让人驱车而去，阮郁悟出诗中意味，遂到

处寻问，知道这就是大有声名的苏小小。阮郁心想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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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名花即使不能攀折，能亲晤而留连一时，也是人生一

大乐事。因此第二天他准备了珠玉锦绣，百金厚礼，仍

骑青骢马到了西泠桥畔，正在门前徘徊时，让贾姨看

见。贾姨从阮郁口中了解到其中原委，知阮郁是个怜香

惜玉的人物，便告知了苏小小，并把阮郁让到客厅等小

小装束。小小情知阮郁的急切，装饰好面容发姿就急忙

出来迎接，却连鞋也倒着拖了出来。阮郁忙叫人摆了礼

物，施礼说：“巧遇姑娘真是我的幸运，又蒙姑娘看起，

吟‘同心’诗句，因而今天不揣冒昧来拜见姑娘。姑娘

请上，容阮郁行礼。”苏小小见他既如此礼让，又备了

财物，十分欢喜，便说：“贱妾是个青楼弱女，无足轻

重，只是承蒙相公垂怜，因微吟以示意。郎君聪悟过

人，果然屈尊敝舍，贱妾不敢不趋步迎驾的。郎君请

上，容小小一拜。”

饮茶叙谈间，小小知阮郁深明大义，遂视为可以推

心置腹的知己，便将阮郁请入自己的卧楼 镜阁之

旁。阁四周植有桃杨丹桂，牡丹芙蓉，确是花簇俏丽，

赏心悦目。从阁向外看，湖中美景一览无余，而游人画

舫到此窥视阁内，却是檐幕伏沉，什么都难看见。阮郁

只觉这真是个绝妙的住处，他看镜阁正对湖面处有一大

圆窗，以白纱糊贴，恰如一轮圆月，中悬一联：“闭阁

藏新月，开窗放野云。”壁上又有一首题镜阁诗：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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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山曲里家家好，镜阁风情别一窝。

夜夜长留明月照，朝朝消受白云磨。

水痕不动秋容净，花影斜垂春色施。

但怪眉梢兼眼角， 临之不媚愧如何？

阮郁知是小小自作自书，越加爱其才貌双全。二人

酌酒对饮，互诉衷肠。贾姨进来后嗔怪阮郁未经斧柯之

媒即如此，阮郁也“因势利导”，请贾姨出面撮合。第

二天阮郁郑重地备了厚礼，一为酬谢贾姨，二为纳聘苏

小小。当贾姨向苏小小讲了阮郁的愿望后，苏小小爽快

答应。于是，便选择一黄道吉日，请了许多亲邻，张灯

结彩，正式结为连理。小小初尝男女之爱，愈发情笃意

深；阮郁见小小才貌不凡，视为心肝，整日形影相随。

二人每天或在画舫中交杯细饮，或在湖心柳岸驻足流

览，如此甜甜蜜蜜、恩恩爱爱三个月光景。却不料阮郁

之父阮道因朝中有变，立促阮郁速回，二人相约后，依

依泣别。

苏小小对爱情的热切希望虽已实现，但社会的急遽

动荡却使美好的现实迅速变为虚幻，这不是她个人的意

愿所能左右得了的。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下，女

人自然是男子的附庸。这在南北朝社会的朝夕变化中显

得尤其突出。就是阮郁之类的人物不遇急变，苏小小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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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爱情也很可能是不会永久的。豪门公子一见钟情的其

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心灵结合（实际上在中国封建社会

中这样的结合是不多的），而是或恋其貌、或赏其才的

一时兴致而已，而况苏小小的妓女处境先天地决定了即

使她意欲摆脱这种处境，也必然是由终生的不幸替代迅

疾的愉悦。苏小小或许在希望骤然破灭之后有过痛楚的

心理颤动，但整个社会的靡烂不只表现在上层阶级的所

作所为，也表现为上层社会的作为直接影响到下层社会

甚至为人所不齿的妓女阶层。因此，苏小小在经历了爱

情失败的打击后，又干起及时行乐的事情来，据说她在

阮郁走后的几年内，在贾姨的介绍下，不断接待名公乡

绅，致使门前车马不断，朝夕盈塞，而她不仅有了众多

的财物，也交遍了形形色色的公卿名士，身价日高，当

然，苏小小还有一段为人慷慨解囊的故事，说明这个风

尘女子在及时行乐的同时也怀着对社会的某种关注。

那一天，苏小小在石山之中赏景，烟霞岩畔，白云

低压，秋日红叶满山。这时落寞书生鲍仁恰在一寺前独

自踱着闲步解愁，他见有一娉婷女子在那里停车游玩，

就想上前问讯，但走了两步又退立不前。小小猜测他是

一位不得意的贫寒儒生，即下了车上前说：“贱妾是钱

塘苏小小，虽说品学微贱，但也能识得英雄面目。先生

为什么上前又后退呢？”鲍仁非常惊讶，便很尊敬地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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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：“你真的是鼎鼎大名的苏芳卿吗？今天有幸相逢，

想必芳卿每日接待的是富贵人物，大概看寒儒未必顺

眼，所以进而复退。没想到芳卿却下车上前问话，真是

百闻不如一见。”苏小小说“：贱妾的虚名，只不过是青

楼上的脂粉之事。至于慧心见识只有自己知道，决没有

他人提及。不过我看先生的伟仪，定能求取功名。”鲍

仁说：“寒儒既无奇才，又无勇毅，就连饥寒温饱也难

自主，功名二字又从哪里谈起呢？”小小说“：眼下正是

南北分疆对峙之时，皇上早有求贤之心，因此功名有的

是。但在帝都京城，要靠你去争取。先生居此山湖，功

名怎么会自己找你而来？先生还须努力，以不负天生之

才。”鲍仁听后不禁大恸“：苍天在上，你既然可以赐恩

于众生，为什么单单不照顾照顾我鲍仁！”小小说“：先

生不要怪贱妾直言，据我看来，并非苍天不栽培先生，

而是先生自己努力得还不够！”鲍仁感叹地说“：芳卿责

怪我的是实际情况。无奈去帝都求取功名，动足千里，

饮食行李都难自理，因而即使有夸父的本领，也难前

往。”苏小小说“：先生如没有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愿

望和本领，我苏小小作为一青楼女子，是难以效力的。

如若先生果有雄心，至于旅途费用，不过百金小事，贱

妾尚可助一臂之力。”鲍仁感激不尽。苏小小便邀鲍生

到家款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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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富家子弟早等在门口纷纷攘攘，被小小一概回

绝，即入内叫人置办酒席，将鲍生迎入镜阁。鲍仁外视

湖中景色，内观壁上诗画，暗暗叫绝。酒席上来后，两

人边斟饮边交谈，很是投机。不一会儿，外面子弟又逼

催小小，小小虽不在意，但鲍仁很有些不安，便辞谢

说：“芳卿的盛情，寒儒铭刻心骨。至于说相互饮酒眷

恋，可以说是通宵达旦也不为长，但恨寒儒眼下功名未

成，眉低气短，难能舒怀畅襟，似白费了芳卿一片深

情，不如领了惠赠就此别过，待来日再会。芳卿以为如

何？”小小说：“妾邀先生到寒舍屈尊，本应亲置榻枕，

却怕先生陷入青楼之事，这也不是我当初慷慨相赠的本

来心愿。况且先生会成为国家的大材，志不在儿女私

情，既然要走，妾怎敢再作挽留呢？”因送了鲍生旅途

资费，叮嘱路途上多加保重，鲍仁再次感谢小小解囊之

情而别。

苏小小尽管沦落青楼，身操贱业，但她并非麻木不

仁之流，当她遇到有志于国的贫寒儒生，不仅不想把他

诱人青楼儿女之情渊，而且鼓励他应抱着治国平天下的

雄心壮志求取功名。大概这样，苏小小才能寄托自己难

以自为又不断思考的某种希望。

苏小小还有一段不卑不亢待公卿的传说。相传苏小

小二十岁时，有一天，一位叫孟浪的观察使有事路过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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塘，借游西湖之名，在湖内备了大船设下酒席，邀集宾

客斟饮。他听说了苏小小的大名，想看个究竟，差人请

苏小小前来佐酒。他自居为年少多才的武官，想必妓家

女子定会随叫随到。没想到差人回来说苏小小昨天被人

请去赏梅，可能明天才到，孟浪虽有不乐，但也无奈。

次日一早，差人坐在门前呆等，等到日暮西天，也未见

个人影。直到夜深更静时，才见七八个管家拥着小小的

油壁香车沿湖而来，差人上前，只见苏小小已酩酊大

醉，差人只好回去禀报。孟浪心中暗恨，口里却说：

“既是真醉，再饶她一回，如明天再有托辞，定不能饶

她。”

第三天，差人去后回来告诉孟浪，说他再三催促，

但侍从回说她在睡觉，没人敢去喊她。并怂恿说：“那

女娼只顾卧床酣睡，全不把相公放在心上，应该想法治

治她。”孟浪勃然大怒“：一个娼妓，竟如此无礼，我要

羞辱她一次才能解恨。”他想，自己亲自抓拿她，她看

我是过路客官，或许不怕，必须让本地府县去，她才会

明白其中利害。遂让人告诉府县。府县一听大吃一惊。

只因孟浪品性暴戾，怕惹出什么大祸，即派人悄悄告知

苏小小，叫她速去求一显贵人物修书向孟观察先行代为

解释，然后自己不作修饰打扮，蓬头垢面前去请罪。

小小闻知，仍高卧不理。那位贾姨却急得团团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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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，只催苏小小按府县说的办法急速行事，以免损了芳

名，惹出灾祸。苏小小笑贾姨琐碎，却也慢慢起了床。

她想，孟浪见我三天未到，因而这样装腔，我就不妨勉

强此行，但也得稍事妆扮。于是穿了衣服慢慢腾腾打扮

起来，贾姨却以为此行是前去请罪的，只需裹个包头，

穿件旧青衫就足够了。小小却另有见解：“整洁的装束

打扮是表示恭敬的仪貌，以恭敬请罪，则有罪也自消。

蓬头垢面，倒显得轻薄，以轻薄请罪，则无罪也生罪。”

小小着意打扮一番，便到了孟浪船上。孟浪听苏小小来

到，心头一阵暗喜，却假装余怒未消，便坐了高座，问

她是自己来的还是府县拿来的，报说是自到的，即让苏

小小进来见他。还没见人，只闻得一股扑鼻的清香悠悠

飘来，待到了面前，看她袅袅娜娜，似仙女临凡。孟浪

虽很暴虐，但正当年盛，见此美女，怎能有不动心之

理！一时恨不能吞入口内。苏小小却不慌不忙走到面

前，未屈膝而深作一拜：“贱妾苏小小，愿相公万福。”

孟浪一听心都酥软了，硬话也就说不出口来，只勉强发

问：“我叫你三天，你为何抗拒不来？可知罪吗 小小

说：“若说当官的以法治下，贱妾与相公，如隔天渊，

怎敢违抗呢？但名公巨卿游春遣兴的不少，贱妾又是烟

花人物，诸事多听人指教，少有自主，因此来迟去慢的

事也就常见。贱妾虽有万死之罪，但如此类情况也不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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